
102017年2月7日星期二 新闻报料热线 028+96111

老茶客

给
我
车
一
转

﹃
打
平
伙
﹄
打
梦
脚

扯
拐

封面新闻网：www.thecover.cn 封面新闻微博：@封面新闻封面新闻微信：thecovercn 华西都市报微博：@华西都市报 华西都市报微信：ihxdsb 编辑李贵平 版式方蕾

牙

尖

帮

下载封面新闻APP
浏览最潮最新资讯

本稿全新闻
浏览封面新闻APP
www.thecover.cn

笑 侃 市 井 百 态
方言

这简直是要嫁的缘分啊……

王小野
学车记

□伍翩翩

除夕的头一天，王小野终于拿到了
驾照本本，站到龙泉考场门口，眼泪差
点点儿飙出来。

王小野拿起笔给我算了哈账，从她
2008年报驾校，到2016年最后一天拿到
驾照，前前后后总共甩出去了五位数的
票子。2008 年的驾校居得还没现在这
么黑，1800，王小野为了闹热，鼓捣拉好
友阿二一起去交钱报了名，投在一个姓
卢的师傅门下。卢师50多岁，又黑又登
读，脾气还可以，王小野听多了周边人
摆驾校师傅都歪捆了，看到卢师心头一
阵窃喜，打到鸡血的背理论，几天就考
过了。跟到，就是长达6年的记忆空白，
卢师、驾校，就像从王小野的人生中白
迷白眼消失了一样，直到有一天晚上梦
中惊醒，她一声惊叫唤：“遭了，我的驾
照！”可惜时过境迁，人家工作人员说，
你那 1800 早就作废了，哭兮流交了
3500，王小野才有资格再次爬上卢师的
车。

王小野说，不摸车不晓得反应慢，
不过是六年，手脚简直跟不上节奏，腰
酸背痛，再加上当时朋友耍得正火热，
哪儿有心思去和卢师天天向起，学车这
件事第二次丢翻了。

一晃又是两年，王小野第三次想起
驾照，是阿二宣布自己考过了。她突然
间觉得很没得面子，立即拿起手机拨打
了卢师的电话，卢师说，对不起，我已经
退休了。晴天霹雳，考驾照考到师傅退
休才过了科目一，王小野一哈就成了朋
友圈里的笑话。

一直觉得自己走哪儿哪儿是焦点
的王小野咋个受得了这种弯酸，她发下
毒誓，不在猴年拿到驾照就退出文艺青
年圈。一怒之下，她又从包包头摸了
3000元，不晓得在啥子街边小广告那里
qio到了一个“一对一包过科目二”的师
傅。用王小野的话来说，这个师傅的套
路简直分分钟让你吐血啊，练习的时候
在左右后视镜贴个纸飞飞，路边上摆个
矿泉水瓶瓶儿，说，只要看到纸和矿泉
水连成一条线马上左（右）打死。关键
是，平时连得笑喜了，考试的时候车是
考场的车，鬼大爷给你贴纸飞飞，摆水
瓶瓶儿啊，马上现原形瓜起。

经过两次补考，扑爬跟斗的算是把
科目二过了。锅儿是铁打的，殊不知科
目三才是她的人生大坎。全成都 N个
考场，茫茫人海，王小野居然两次遇到
了同一个考官，我说，这简直就是要嫁
的缘分啊。而这样的缘分，考官也多多
少少温柔了几分，但她依然两！次！
熄！火！考官幽怨的眼神，分明在告诉
她，妹儿，不要来了，我们之间不阔能。

猴年的最后一天，不信邪的王小野
不挤春运，而是挤进了最后一班考试的
队伍。当她摸到蓝本本的一刻，往事历
历涌上心头：“卢师，谢谢你，阿二，谢谢
你，不知名的一对一包过科目二师傅，
谢谢你，还有一直弯酸我的你们，谢
谢。没有你们这一个二个，就没有我的
今天。我拿到这个本本，付出了太多的
心酸，我一定会更加努力的、继续霉戳
戳地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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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儿，‘标’，就是不要的意思……”

四川方言
甩翻上海亲家母

□何民

成都方言举隅（五则）

□童华池

1、“打平伙”
同学、朋友、同事之间，间或，抑或

是定期相约，到馆子里吃一顿，且事先
“喊醒”，吃完算账，“碗底开花”，

成都市称之曰“打平伙”。伙，伙食，泛
指吃的东西；平，平摊餐费，利益均
沾。“打平伙”时，一般不论辈分，不论
职务高低，更不分主客，省去若干繁文
缛节。加之在座的多为相识相知者，
故吃喝自在，谈笑自由，全无约束之
感；自始至终，气氛热烈，兴味无穷。
这种民间的约定俗成的聚餐方式不知
已有多少年历史，至今仍在盛行。每
当到发工资或是发奖金的时候，便会
有人邀约：“走，打平伙去！”周围的人
则乐而相应。

现在一批年青人，有的已不说“打
平伙”而说“AA制”了。微信广泛应用
后，各人交平摊的费用更方便，且避免
了几分难为情。

2、高矮
常到菜市买菜，认熟了一个刀儿

匠，每当“照顾”他时，我爱说，“请你割
瘦点”，刀儿匠总是笑容可掬：“看在你
老师傅名下，高矮都要割巴适！”假期
中，到老同学家赴宴，老同学敬我一杯

“五粮液”，他不知我为养身已戒了酒，
我便托辞以婉拒。老同学哪里肯依：

“难逢难遇聚一次，这杯酒高矮都要喝
下去！”老同学“高矮”一劝，我也就忘
乎所以了……看电视新闻，每当看到
发生交通事故或其他什么镜头的时
候，大家总是要议论：“电视头差不多
每天都在播，这些人高矮不听，哎
……”成都人的“高矮”，相当于普通话
里的“横竖”或“反正”、“无论如何”之
意。但在以上几种情况下，如果把“高
矮”换成“横竖”，或造一个“无论……
都……”的复句，就实在生硬而听起来
不自在了。

3、打梦脚
睡觉时，或是因为做梦，或是自觉

不自觉地翻身，把脚伸到了铺盖外，甚
至

蹬掉了东西，即是“打梦脚”——
这是本义；“打梦脚”的常用义是比喻
学习、工作、开会时注意力不集中，或
是做事粗枝大叶，以致造成了某种损
失。比如，开会听报告，有人在看报纸
——现在兴玩手机了，主持会议的便
提醒：“喂，注意力集中点，不要打梦脚
了！”某人上班时，总是出差错，值班的
负责人便问之：“你咋尽打梦脚呢？”上
课时，学生答非所问，或者根本答不起
问题，邻座会悄声地问：“你在哪里打
梦脚去了？”司机违章出了车祸，世人

会议之曰：“这个梦脚打安逸了，一下
子就拉了命债！”乘公共汽车，售票员
会不时给乘客提醒：“车上拥挤，大家
都不要打梦脚，免得遭摸哥（儿）的

事！”

4、打整
打整，收拾、整理的意思，大至房

间、院落，小至某一具体的用品，都是
“打

整”的对象。成都人说“打整”更
多的是取其比喻义——对付的意思。
一次，一“尼姑”敲开房门化缘，且出示
了某协会的证明，我们当即给了十
元。第二天，又来了一个，我们又出了
十元。过几天，干脆来了几个，妻一下
子就不耐烦了：“这些人才难得打整！
怕是歪的……”于是，我们没再给钱。
后来打听到，先后来的几拨，都是歪
的。一个单位里，难免有个别人不守
纪律，工作极不负责，领导批评，像吃
宽面一样，众人评曰：“老油条，不好打
整！”偶遇几个民工向老板讨公道：

“ …… 这 样 子 就 把 我 们 打 整 了
嗦？！……”从民工忿忿然的话语中，
听出了原委——老板克扣员工工资，
许诺的劳保用品也不发放。此“打整”
则有“虐待”之意。院子里的陈大爷，
是个“故事口袋”，一次歇凉，给孩子们
讲故事已讲到了夜里十一点过，孩子
们还吵着“再讲一个”，陈大爷说：“你
们这些娃娃硬是难得打整！”这里的

“打整”，非但不含贬义，陈大爷因孩子
们的信任而产生的自豪感与对孩子的
热爱，都在其中了……

5、惯蚀
常听人说：“我那个娃娃不争气，

都怪我，把他惯蚀了！”惯蚀，咬文嚼字
—

—惯，习以为常的，积久成性；蚀，
损伤，亏蚀。两个字合起来，多指家长
对自己的孩子教育不当——或是提供
的物质条件过分优裕，孩子超前消费，
使之从小就养尊处优；或是孩子有错
不批评教育，姑息迁就，使之脾气大而
品质不良。据有关部门抽样调查，当
今城市里的儿童，每天做家务事的时
间只有12分钟，不少孩子洗不来衣服，
煮不来饭，一切都由家长包了——真
是“惯蚀”过分了。对一些被“惯”坏了
的娃娃，“局外人”慨叹曰：“鹅子石流
浓——灌（惯）石（蚀）了！”对孩子“惯
蚀”者，不仅有孩子的父母，孩子的众
多亲人都有可能，特别是长辈。在一
个集体中，对一些人过分宽容，过分优
惠，也是一种“惯蚀”，比如，每每听到
这样的说法：“制度就是要逗硬，不要
把个别人惯蚀了！”

布壳子，是个川西方言
词，指用浆糊将碎布头粘贴在
一起晒干的大块布片。布壳
子是即将从川西人们生活中
消失的物品之一。

在以前物资贫乏年代，人
们穿破的衣服、裤子，都要进
行缝补续用。实在破得不能
再补的衣裤，要浆洗干净，用
剪刀将线头、布疙瘩除去，剪
成大小不一的小布片，存放在
鞋篼子里。当这些花花绿绿
的布片存放到一定数量后，老
婆婆们会用面粉炒成浆糊，叫
家人将门板取下来。然后取
出存放在鞋篼子里洗净、挑去
了线头的旧布片，用浆糊将布
片粘在门板上，贴上三四层，
放到太阳底下晒干。这个过
程，人们叫“打布壳子”。

去年秋天，看见所住小区
里一位老婆婆用小木板打了
布壳子晾晒。见到布壳子，无
形中产生一种亲切感。布壳
子，对我来说，就是母亲温暖
的双手。我小时候还是集体
化的生产队时期，家里姐弟五
个，家庭贫困。父母忙碌一
年，维持一家人的温饱尚且不
易，更没有宽裕的钱款给孩子
们买鞋子，母亲便自己动手
做 布 鞋 给 我 们 穿 。 立 秋 之
后 ，母 亲 便 开 始 打 布 壳 子 。
母亲在灶上炒浆糊时，在鞋
篼子里找布片的任务便由我
去完成。这个时节因为天气
比较凉了，用浆糊打的布壳
子不易招虫。

打好布壳子，便开始做布
鞋。做布鞋很费事，要先用麻
索子纳鞋底，再将用布壳子做
好的鞋帮缝上去。那时母亲
白天要到队上出工挣工分，几
乎都是在晚上“抽空”做鞋。
做好一双布鞋，断断续续的，
大约要一个月的时间。那时，
姐姐和哥哥已经上初中了，首
先要满足他们的出行需要，所
以母亲要先给他们做。

我去小学堂上学，路途不
远，可以多“打”一些时间的

“光脚板”。但那些年的冬天
似乎格外冷一些。记忆中，冬

天沟渠里的水都会结冰的，每
年的除夕之前绝对会下一两
场大雪，雪夜被雪压断的慈竹

“嘎啪”“嘎啪”的声响成为那
时最深的记忆之一。因此深
秋季节，夜里野外便开始结
霜。早上光着脚板去上学，感
觉路面刺骨的冰凉。晚上洗
脚后，母亲看着我开始起冻疮
的小脚，心疼地用双手握着，
对我说，痛不痛？待把哥姐的
鞋做好了，马上给我做新鞋。

做鞋要用到竹林里的笋
壳。先将大片的慈竹笋壳擦
掉背面的“刺毛”，在脚上比着
剪好鞋底样，再用布条“锁”了
边。然后在下面垫上十几层
旧布，用麻索子纳成鞋底。因
为麻索子比较粗，纳鞋底时，
要用顶针带在手指上将大针
顶进厚布里，牵引麻索子。用
麻索子纳成的鞋底很结实。

纳好鞋底，再用布壳子剪
成鞋帮，外面一般用一种叫

“灯草绒”的布料做面子，里面
用一般的白布做里子。鞋帮
的中间剪出两个“耳朵”，用一
种能伸缩、叫“松紧”的布料缝
上。最后，仍用麻索子将鞋帮
缝到鞋底上。但上鞋帮时里
面的空间很小，用大针已不好
使，需用锥子对麻索子进行牵
引。上好鞋帮，一双新鞋就成
了。因为是直接比照着做的，
母亲做的新鞋很适合我们姐
弟的脚。

穿上母亲做的新鞋，欢快
的跑在上学的路上，那种感觉
真好。踏着一路清霜，赶到学
校，坐在教室里学习。在鞋子
的呵护下，已微微起了些冻疮
的双脚热乎乎的，就像是母亲
的双手温暖着一样。想到母
亲做鞋的艰辛，放学时如果遇
到下雨，定要将布鞋脱下放到
书包里，宁愿光着脚，踏着冰
冷的泥泞回家。

如今，母亲已是八十多岁
的老人，早已纳不动鞋底，家
里没有人再做手工鞋了。年
轻人追求时尚，也不会穿“老
土”的布鞋，自然也不会打布
壳子。

你信不信，“干不干？”会“变脸”？

干不干？
□竞呈

上好鞋帮，一双新鞋就成了……

布壳子
□冯万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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邻居老刘老家在乡下，回老家过
完春节，就迫不及待地给我讲他在乡
下遇到的一个“四川方言甩翻上海亲
家母”的故事，我就依样画葫芦地讲大
家听，以博大家一笑。

老刘说，他侄儿小刘大学毕业在
成都高新区一外企工作，耍了个女朋
友，上海人，去年刚结婚。春节前丈母
娘到成都看望女儿女婿，约好一同到
到都江堰乡下小刘家过春节。上海亲
家母要到乡下来过春节，老刘的哥嫂
高兴昏了，早早地就通知了亲戚朋友，
初一天就在自家院坝头摆起三张大圆
桌，杀鸡杀鸭，恭候上海亲家母。

小晌午时分，一辆小车开进了刘
家院子，没等上海亲家母站稳，刘哥刘
嫂便迎上去一口一个亲家母不停地
喊，哟喂，亲家母稀客。院坝头大人娃
儿立刻响起一遍孃孃、婆婆、祖祖的喊
声。上海亲家母也不知听懂没有，口
中只管说好好，一边就给小娃娃们发
红包。

小刘说，妈，说普通话，四川话丈
母娘听不懂。刘嫂说，哟喂，幺儿啊，
你妈说了一辈子河西话，这哈儿你要
喊你妈说啥子普通话，硬是推屎爬戴
眼镜，假充斯文。

乡下人热情，坐上桌子几十个亲
戚便不停地给亲家母、亲家婆婆、亲家
祖祖敬酒，一会儿功夫便将刘嫂的上
海亲家母喝得脸上红霞飞。刘嫂不停
地给上海亲家母拈菜，边拈菜边说，亲
家母，标客气标客气，随便拈哈。上海
亲家母一边推让，一边盯着女婿问：
标？什么标？女婿笑着说，我们这儿
的方言，标，就是不要的意思。标客气
就是不要客气的意思。上海亲家母说
知道了，知道了，不——要——标，哈
哈哈。

隔桌子有人端起酒杯过来敬酒：
上海亲家婆婆，这打标枪又咋个说
呢？上海亲家母哈哈一笑说，知道，就
是不要打枪。桌子上顿时一遍哈哈笑

声。
刘嫂一边笑一边骂，龟儿子死娃

娃不上相，饭桌子上说脏话。
回头又给亲家母拈菜。一边拈菜

一教训儿子，咋个只顾自已甩起拈，给
你丈母娘拈菜噻。刘嫂儿子说，妈，你
咋尽说土话，啥子甩起拈，人家听不
懂。刘嫂说，你会说洋话，给你丈母娘
说，甩起拈就是使劲拈。边说边用筷
子给上海亲家母比划。甩起，是这样
甩吗？上海亲家母用筷子一甩，一砣
鸡肉就飞到隔壁桌子上了。

满桌子顿时爆发出轰堂大笑。
席间上海亲家母问，洗手间在什

么地方？有热心的亲友接过话说，哟
喂，我们乡坝头没得洗手间，有毛厮。

什么？毛厮？上海亲家母直摇
头。又有人接话，毛厮就是屙粑粑的
地方。众亲友大笑，上海亲家母一脸
茫然，女儿忙附耳小声解释，弄得上海
亲家母一脸尴尬。刘嫂笑骂道，龟儿
子几个死娃娃寻到老娘骂你几句才安
逸嗦！院坝头一遍笑声。

刘嫂说，亲家母咦，在我们乡坝头
过春节好不好耍？安逸不安逸？上海
亲家连连点头，好耍！好耍！安逸！
安逸！

隔桌子又有人端起酒杯过来敬
酒：硬是安逸得板哦！上海亲家母又
是一脸茫然。女婿告诉丈母娘，安逸
得板，就是上海话“一级棒”啦！

趁着酒兴，又有人端着杯子过来
敬酒说，亲家婆婆，这“安墩逸墩板，泥
鳅板上坎”又是啥子啥子意思嘛？

这上海亲家婆婆也不示弱，杯子
一碰，一饮而尽说：一级棒啦！

女儿见状忙劝妈少喝点。上海亲
家母说，这，这，四川方言，和这，这，酒
一样好，一级棒，侬能少喝！

满院子都是巴巴掌声和笑声。
正月初一的刘家院子，一杯接一杯

的酒和满院坝的河西方言，很快就把刘
嫂家的上海亲家母甩翻在桌子上。

“你干不干？”这句问话，
在生活中时常省略了主语，成
为一句很精粹的口头禅或者
说是言子儿。

“干不干？”虽然只有三个
字，但表现力却很丰富，可以
表示商榷，可以表示命令，也
可以表示请求等等意义。用
书面语汇讲，“干不干？”的文
体色彩丰富；用口语讲，“干不
干？”会“变脸”。

多年前，有一位山区的农
民大哥进城买闹钟。那时，一
个闹钟要卖十几元钱，相当于
这位大哥在山坡地上辛苦一
个月的总收入。他在钟表柜
前问了价钱，看了又看，又想
买，又嫌太贵，犹豫不决。售
货员问他想买啥子闹钟，他
说：“想买那个最大的，少一点
（钱），干不干？”

售货员很客气地回答说：
“国营商店卖东西，不是得你
乡坝头赶场摆地摊摊，不讲价
的。”这位大哥鼓起勇气指着
大闹钟侧边的一块小手表说
道：“不讲价就不讲价，那我买
一块大的（闹钟）你给我搭一
块小的（手表），干不干嘛？”

售货员笑道：“又不是卖
火巴红苕，大的要搭砣小的，搭
啥子呵！你晓不晓得，小的比
大的贵好多哟？”

这里的“干不干？”完全是
买卖双方的平等协商，既非命
令，也不是请求，干就买，不干
就算了。你柜台头的钟没有
走路，我包包头的票子也没有
跳出来搬家，生意不成东西
在，生意不成票子在，生意不
成仁义在，不干就大家都不
干。

有个工人，面临厂子转
型，他家庭困难，就去找到领
导说，妻子已经下岗了，他如
果也没工作了，一家人就“和
尚的脑壳——没得法（发）”
了，他要求单位安排个好点的
活路。领导想了想说：“只有
一个岗位还没有安排下去，已
经有三四个人排起班在等，你
最困难，那就优先安排你去干
嘛——就是打扫卫生，扫厕
所。”这个工人一听，心头很不

舒服，心想，我一个技工弄起
去扫厕所，面子上也太过不去
了，就问道：“还有没得另外的
啥子活路嘛？”领导听他这一
问，颇为不悦，说道：“你干不
干嘛？不干，我也是和尚的脑
壳——没得法（发）了！”这里
的干不干，是上下之间的命令
和被命令，一般而言，是没有
讨价还价的余地的。

那天早晨，一个小伙子起
床晚了，来不及吃早饭就急急
忙忙骑着自行车去上班。走
到红星路二段路口，他为了赶
上班的打卡时间，有意无意中
闯了红灯，被守交通的大爷揪
住了。

老大爷按本街口处罚违
规的规距，也不骂他，也不罚
他的款，叫他拿着黄旗旗，站
在街口上守交通，好久抓倒一
个违反交通规则的人，好久

“交班”走人。
小伙子想到厂里的规定：

迟到超过五分钟，扣发全月奖
金；迟到超过一小时，就算旷
工半天，小伙子心头毛焦火辣
的，只得下矮桩，对老大爷道：

“大爷，我错了嘛，保证二天不
闯红灯了。”“大爷，我愿意交
罚款，你说该罚好多，我交了
好去上班。”大爷说：“要赶上
班也不能拿自己的生命开玩
笑，你说是不是？大家都闯红
灯这个交通又咋个能保证畅
通，你说是不是？年轻人要遵
纪守法才不得栽跟头，你说是
不是……”

小伙子听老大爷说得滔
滔不绝，半天收不倒口口，只
得打断大爷的话，请求道：“大
爷，我自愿交罚款 20 元，你帮
我请个人来守交通，干不干
嘛？”

那天我听到这里绿灯就
亮了，我也就骑车走了，不晓
得这个老大爷到底干不干，
也不晓得小伙子好久才走倒
路。

文章刚要结尾，我听到院
子头有人在问：“大姐，两角钱
一斤，干不干嘛？”——这是上
门来收废报纸的小贩在招揽
生意。


